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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访，就被江氏集团诬陷成“围攻中南海”。


事实是：国务院信访办就位于中南海西侧，而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也是事出有因：1999年4月11日，科学痞子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捏造事实、诬蔑、诽谤、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诬蔑法轮功创始人。4月18日至24日，部份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4月23日、24日，天津市公安局在江罗一伙授意下，动用防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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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2010年4月22日止，已有超过72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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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上告，结果只轻描淡写的对主要恶警王政作了停止工作、保留公职、以观后效的处理。 


杨洪：天津大学毕业生，曾出国到日本，在即将到德国前被非法抓捕。他人高马大，恶警们便针对他的饭量大来对他进行迫害，不让他吃饱，使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劳教犯受中队指使，写上纸条，不许他吃剩下的食物。 


宋之山：天津市宁河县农民。所谓“百日强制转化”期间，他们强制他踢“正步”，一个姿势要坚持四十五分钟，稍微一动就对他进行毒打。逼他在太阳下暴晒，人被折磨得又黑又瘦。 


胡沛友：天津市宁河县农民，一次，恶警何军用电棒狠狠电他。之后，胡沛友的脖子开始腐烂，以至长时间不能转动。 


以上所述大法弟子的案例，仅仅是早期被非法关押在双口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中的一些代表。这些大法学员都被多次调队，每次调队都要经受一番非人的折磨。尽管这只不过是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事例中的庞大冰山一角，但却足以看出双口劳教所的邪恶。在学员们绝食十几天的时候，恶警们命令劳教犯强行将大法学员抬到车间，叫嚷：“你不干，在这坐着也得坐着。” 


这就是隐藏在中共阳光下的罪恶，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叫喊的“关心、爱心、耐心”，这就是他们的“教育、感化、挽救”！正是他们的这些“关心、爱心、耐心”和“教育、感化、挽救”，才使千千万万大法学员的家庭遭受到前所未破坏和伤害，才使许许多多的家庭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此，正告那些恶人恶警：赶快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大法学员的迫害！“善恶必报”是天理，望你觉醒，分清是非、善恶，为了你和你的家庭，为了你身后的世世代代，不要再追随恶党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犯罪！








台湾6千人组成《转法轮》





十一年前的4月25日，那个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因为一件事情的和平解决





■这就是被邪党诽谤成围攻中南海的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上访的现场照片，法轮功学员在警察引领下，秩序井然，静静等候，警察在旁边闲聊着。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超过三千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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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澳大利亚





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当夜就发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称“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机密文件层层向下传达。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


十多年风雨，宇宙中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在十一年前的4月25日拉开了序幕，宇宙大法铸造的生命——法轮大法弟子十多年来面对残酷迫害，坚忍、平和，敢于走真理之路，理性反迫害，已赢得世界上各阶层人们的敬佩和广泛支持，四·二五的精神，


     将永载宇宙史册！





平凡的一天，却因为一件事情的和平解决而在人类历史上耸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所昭示的理性反迫害的精神。


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北京和平上访。这个出现在中共统治下的民众大规模和平上访，震动了世界，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而中共镇压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编造了许多谎言。“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就被江氏集团诬陷成“围攻中南海”。


事实是：国务院信访办就位于中南海西侧，而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也是事出有因：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科学痞子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捏造事实、诬蔑、诽谤、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





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致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 


 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一位现场的警察感慨的说：“看，这就是德。”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








(接上页)他吃饭。王建会说：“我吃饭你们就放心吗？我在这里边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每一分钟都在遭受迫害，我吃了饭，你们就能放心吗？”他母亲听后想了想，站了起来，再也不劝儿子了。据王建会讲，他在准备用生命捍卫大法前，把自己遭受的所有的迫害、施恶的凶手、时间、地点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交给一个可靠的劳教学员，让他在自己死后把真相揭露出来。其中记有恶警王政、施光、张东昌以及打手马涛、“卢六儿”等等的罪恶行径。在所谓的百日强制转化期间，他们把各中队大法学员集中起来搞军训，四个普教看一个大法学员，强行洗脑。一中队副中队长杨俊远在强制学员看污蔑大法录像时恶狠狠地说：“你不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王建会听了立即站起来说：“抠眼珠子先扣我！”恶警杨俊远立即指使打手毒打王建会，说：“拿棍子去，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刘忠林：天津市静海县人，农民，我们不说他所遭受的种种毒打，只说他爱人去世前，家属到劳教所来要求他们夫妻见上最后一面。可是劳教所害怕刘忠林回家后再去北京上访，硬是不准前往。他的爱人最终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杨江山：南开大学毕业生，被迫害前从事基因研究工作。在二中队，同样遭受了种种迫害。有一次，他的母亲给他送来被褥和衣服，可是他自己却一无所得，都被“门墩儿”于新（经过走关系，专门看守车间大门的犯人）抢劫去了。此事后来被探望杨江山的南开大学教授和他的家属知悉。 


李文起：天津市塘沽区人。二零零一年六月，即


所谓的“百日强制转化”期间，屡遭毒打迫害，结果被打成了“植物人”，不会说话，不能走路，其家人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于2010年3月22公开发布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涉嫌犯罪，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取证的部份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责任单位7,051、责任人13,332）。这些名单来源于法轮功明慧网、海内外各界的举报以及追查国际的调查等。名单上列举的单位和个人是中共各级党委、政法委、610办公室及公、检、法、司、监狱、劳教所等系统中，参与策划、 指挥和执行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参与者，是追查国际自2003年1月20日成立以来立案追查取证的对象。 


追查国际发布此名单是为便于在全社会进一步深入的全方位追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补充完善对这场迫害的罪证的收集，为全面运用法律手段制裁迫害者提供帮助，并为即将到来的历史审判做好准备。这些案例的详细数据被定期更新并以报告形式送交各国政府、司法机构、组织团体、媒体、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法庭，全力配合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涉案犯罪者的司法诉讼。 


追查国际发布此名单同时也给名单在列公布的和未公布的参与犯罪者再次赎罪的机会。如果他们幡然醒悟，停止犯罪，记录并揭发检举他人的罪行，加入这史无前例的反迫害行列之中，有可能将会为他们本人和家人重新获得美好的未来。否则将成为中共陪葬品，遭到严重而悲惨的后果。 


追查国际在此声明，鉴于这些资料是多年累积而成，如今情形有许多变化，如果名单上列举的情况和实际有出入，或本人已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或已转而以实际行动反对迫害，请和追查国际联系。对事实上曾经参与迫害但已经悔改的，可以个人申明的形式表明反对迫害法轮功的态度，并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公开道歉。本组织核查属实后将作相应的修正和记录，并对名单做适当的调整。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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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被中共贴上了所谓“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标签。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不妨来看看曾经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从而了解中共的所谓“现代化文明”的真实含义。 


金玉其外的人间魔窟 


天津双口劳教所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其外部看上去就象一个军营。二零零一年前后，这里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八个班，九十六个床位，实际容纳一百五、六十人。没有床的只能睡地板。冬季阴面不供暖，几十人就睡在阴冷的监室里。由于阴暗潮湿，被关在这里的多数人都生了疥疮。苍蝇、蚊子终年不断，“四害”之一的臭虫在这里多得无法形容，夜里随便一抓，就能捻死几个。 


法轮大法学员被关在二楼，终年不供水，平时大家都是到车间里去洗漱。每逢过年，一连几天不让大法学员下楼，喝生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洗漱。可平时又有干不完的活，没时间洗，所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有一个学员在自己身上抓了一百多个虱子，学员戏称这里的“飞机（苍蝇蚊子）、坦克（臭虫虱子）狂轰滥炸。” 


然而，监室的外观却伪装得很巧妙：床上铺的是雪白的床单，平平整整，绿色军被四棱见线，豆腐块样的毛巾、完全一样的牙膏牙刷整齐划一，但这些全是摆样子、应付上面来人检查的！根本就不允许学员使用；“规范”的作息时间表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这里只有“作”而没有“息”。 


劳教所规定大法学员只准夜里十二点以后才允许抱被休息，实际大多数学员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六点又被喊起来出工。更有甚者，干到天亮活都没有干完，连“放茅”（里面把入厕称为放茅）的时间都没有，周而复始。 


为了从劳教的大法学员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恶警指使“人头”（即牢头狱霸，均是纹身刺字，如凶神恶煞，都是与某个队长有关系或是打起人来心狠手黑的家伙）给学员施压，完不成奴役劳动任务就对学员进行毒打，二中队中队长姚来春就堂而皇之地说：“臭劳教，一天睡两个小时就足够了。”“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小名叫劳教。” 


二中队的指导员甄润仲经常恐吓学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出了事儿，你去死也得给我顶。你死了，我给你花九十九块钱一烧，北仓（火葬场）我有熟人，不用排队，到那儿就烧，我给他一百，他得找我一块，这一块我还买一包方便面呢！”像这样威胁恐吓学员的事情，在劳教所极其平常，司空见惯。 


    大法学员遭受了无数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二中队副中队长何军经常对已经熬夜很多天的大法学员说：“怎么样？考虑考虑吧，把活收了，今天的活不用干了，去睡觉吧！”意思就是你只要考虑写悔过，就可以去睡觉。二中队的小队长李华经常在后半夜把干完活的学员找





去进行所谓的“谈话”，其实就是不让学员睡觉，对大法学员进行折磨，妄图摧垮学员的意志，迫使“悔过”。学员们常无奈地开玩笑：“干吧，要相信政府，政府不会让我们干二十五个小时的。”在这里，“痛痛快快放个茅，甜甜美美睡一觉”竟成了奢望！ 


四中队指导员常建平曾在年底所谓“奖惩大会”上说“让学员们吃饱吃好！”而事实呢，大法学员每天只有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早晚是黑的，中午稍白一点，而且馒头里经常出现老鼠屎！掺了自来水的稀饭，米粒屈指可数。菜是腐烂、发霉、变味的白菜，根本不洗，放在水里一煮就算了。因为根本吃不饱，一到半夜，大家都饿得没有了力气，然而劳教所却规定：凡是坚修大法不“转化”的学员一律不许购买方便面等食品。轮到“改善”伙食（只是吃大米饭而已，每人分到的米饭少得可怜，而这也只是一年中才有的几次）对大法学员来说，就是肯定要挨饿的日子！


在这样极其恶劣、充斥红色恐怖、无法无天的环境里，双口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却恬不知耻地说：“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 


跳梁小丑的一次大暴露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天津市劳教局的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坐镇，给四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开加期处理大会。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在大会上吼道：“今天他们四个顽固分子（指被非法加期的周向阳、黄敏、李良、韩英四位大法弟子），有的虽没有到期，但是提前给他们加期，等你们都到日子了再加期，我们已经等不了了！劳教是有政策，加期最多只能加一年，告诉你们，加满一年你也走不了，褚继东不就是个例子吗？礼拜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已经给他办了解教手续，但是他仍然走不了！就地给他办班，还不“转化”，就地逮捕，然后撤捕，再劳教三年，再加期一年，那就是四年。两次，你就看不到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了！我看你这一生有几个八年？我老了，退休了，我们还有年轻的，让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当时褚继东已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处何处不详） 


郑金东手指着那四名大法弟子，阴阳怪气、色厉内荏地说：“马上就给他们加期、调所，调到哪里，我这里不想说，反正是调到一个不如我们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他念完对四名学员的加期决定，就用嚎叫的警车把他们非法劫持了。 


大会刚结束，大法学员李学红站起来高喊：“张局长，我要反映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叫于强，另一个不详）立刻将李学红摁倒，一大队郑某（指导员）马上指挥喊道：“把他嘴给堵上，腿摁伤了我负责！”而那个张姓局长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仰靠在椅子背上，把脸扭向了一边。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驻劳教所的岳某曾经在二零零零年年底减期大会上讲：“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加期的我们都支持，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减期的我们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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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人间地狱般的“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里，恶警及打手们没日没夜、





面对邪恶的残害，大法弟子岿然不动 


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人间地狱般的“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里，恶警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的非人折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学员奴役劳动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学员进行精神摧残。学员不听，他们命令四个劳教人员手摁着大法学员的头，强迫学员听，并强迫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学员稍有不从，动辄就是打骂、电棒等肉体折磨。 


一中队的楼上，长期有四个打手，其中一个叫平永利（外号小六）的多次说，“郑队说了，胳膊、腿打伤了没事，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悔过一个奖励我们20天！”话语中充满了血腥味。面对如此邪恶疯狂，大法弟子岿然不动，使得邪恶黔驴技穷。 


以下是部份大法弟子的简单情况： 


周向阳：曾遭受无数次的非人折磨。一次，某队长要用电棒电他，他一声不响，突然电流回走，那个恶警被电到了，电棒掉在地上摔碎了。周向阳拒写“悔过”，曾绝食8天半。恶警狠狠地毒打他，周向阳当场晕了过去，腿都直了。事后，连班里的“人头”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伸出大拇指说：“向阳是我大哥！” 


李良：天津市河东区人，大学毕业，身体瘦小单薄，一介文弱书生。刚被挟持到劳教所时，被打成了血人，洗了三次脸还是满脸血污。进楼是被用棍棒打上去的，整个脸都变形了，以前认识他的人都认不出了。在劳教所两年多，受到各种刑罚。一次恶警何军胁迫他蹲在地上，脚踩着他的后背，用电棒电他。他一声不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两个姐姐也因修炼大法被劳教。 


韩英：天津市宝坻区农民，曾遭受无数的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一次恶警魏巍（已调到蓟县劳教所）把他堵在水房里，一连打了六七十镐把，臀部被打得皮开肉绽。打完后问他写不写悔过书？韩英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不写！”韩英的妻子门会艳因坚持修炼被判刑四年；他的姐姐和嫂子也都因修大法被劳教，家里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儿韩宇楠。 


黄敏：长期被恶警罚熬夜，连看着他的劳教犯都熬不住了。一次黄敏打坐炼功，恶警发现后用电棒电他，黄敏依旧坦然不动！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黔驴技穷的劳教所将以上四名大法弟子非法挟持到天津市蓟县劳教所开山采石。在这前后，双口劳教所已陆续转走二十多名大法弟子，多数不知去向。八月二十六日，五中队的唐坚等学员开始绝食抗议，九月二十五日，一中队的张祥骏、王建会、童德山、高景义、李学红等学员陆续绝食抗议，后来发展到十二人，最后全体大法弟子集体绝食！ 


王世渊：天津大学博士生，山西人，多次遭受恶警及流氓打手的毒打和体罚。二零零一年十月的一天，恶警师光逼他写悔过，被王世渊拒绝。气急败坏的师光吼道：“今天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写悔过，二是吃我二十镐把”，最终文弱的王世渊被恶警师光狠狠地恶打了二十镐把。 


刘琼：天津市东丽区人，不知挨了多少次的毒打。有








个打手叫王洪生（是劳教所所长许长青的亲戚），劳教前是个屠夫，因为心狠手黑，大家背地里管他叫“屠夫”。王把刘琼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二天还要继续再打，可是当刘琼被迫脱下裤子准备挨打时，“屠夫”竟再也下不去手了：刘琼的屁股早已被他打得皮开肉绽，令人惨不忍睹！ 


段凯扬：天津市大港区一名技术员，在单位里是业务骨干。打手们在毒打他的时候，他想起了童年时父亲打他的情景，事后他说：“孩提时老人家打我，和现在一比，那哪是打我呀？！”他的妹妹段津津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受尽非人折磨，绝食三次，第三次长达五十六天，曾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他的两个姨妈刘彩华、刘菊华各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北京关押时来例假，两天两夜不许穿衣服，鲜血染地；他的两个姑姑因为大法上访，一个被劳教，一个流离失所；他的表弟张伟也被劳教；他的父母被公安通缉，流离失所。 


何军：在一中队遭无数次毒打，以至被打致残，脸被打得变了型，至今嘴不能完全张开，只能张开一公分。一名张姓警察见到何军扶着墙壁步履艰难的去厕所，让其脱下裤子，一看，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黄礼乔：天津市河东区人，工程师。恶警王某整夜整夜的毒打他，连看管他的“人头”都伸出大拇指：“黄礼乔，好样的，硬汉子，就是不怕打！” 


朱刚：天津人，工程师，原来健壮魁梧的他被折磨得已不成人样。一次，恶警魏巍和王某等一伙恶警用棉被把他裹住，用电棒电他。怕他出声，恶警又要堵他的嘴。朱刚淡淡地说：“不要堵我的嘴，我不出声！” 


朱刚的岳父老孟原在天津市委党校工作，因坚修大法，偌大的年纪，也遭受了无数的罪。 


唐坚：在五中队时，恶警王某打他的嘴巴，足足打了一百分钟，是一个值夜班的劳教犯孟某给暗自计时的。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劳教所召开所谓例行的半年总结大会。每次这样的大会，恶警们都要恶毒的污蔑大法，唐坚坚决不参加。恶警们就用透明胶条将唐坚五花大绑，把腿用胶条粘住，又用胶条封住嘴，脸朝地趴在礼堂门口，一直到大会结束。当年九月十三日，在有劳教局局长张某亲自坐镇的给四名大法弟子加期处理大会上，他们又用这一方法将唐坚粘住，趴置在礼堂。唐坚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绝食，韩亚德也随后开始绝食。 


    王建会：天津市蓟县人，二十六岁，农民。在三中队时，中队挖空心思，想利用亲情麻痹他的思想，瓦解他的意志，动摇他的信念。他爱人来看望他，劳教所教唆他爱人要软硬兼施，并安排住宿。王建会给她讲了自己在劳教所所承受的非人折磨、种种迫害、所吃的苦难。他说：“我来这几个月，挨了一辈子都没挨过的打，它们把我打得实在受不了了，曾经想一死了之，就这样我都没有写悔过，你来了，我就写了吗？”他爱人听完，一头扑在他的怀里，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的痛哭。在王建会绝食期间，劳教所叫来了他的家人。他母亲跪在地上央求 (转下页)














